












     
 
   一件泯灭人性的集体罪恶！一宗天理难容的疯狂屠杀！一场惨绝人寰的
民族浩劫！一个国耻家恨的沉痛记忆！1937 年 12 月发生在南京城的大屠杀，
30 万个亡魂所遭遇的心灵撕裂与肉体磨难，自始至今都是炎黄子孙埋藏在内心
深处的最大悲恸。69 年之后的今天，南京终于以舞台的形式高声呐喊出自我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[1] 李道增，《西方戏剧·剧场史》下册，第 51 页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
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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绊，转而采用心灵叙述的手法以阐扬形而上的理念。例如：以非现实主义的观
点来重新诠释有关玛丽娅的对话精神，则可将《沦陷》的舞台审美推展至更深
远的意境。与此同时，可能因为导演出身于军旅剧团，某些行之久远的传统舞
台概念，早已根深蒂固的融入自己的戏剧思维，习惯使用以人群来堆砌舞台的
气势。因而本次演剧中不断呈现“大堆头”的场景，虽然确实酝酿出一种恢宏
无比的视觉冲击，但是却已违背了新一代戏剧逻辑的节约法则。若将这批庞大
的群众改弦易张为类似于古希腊剧场的歌队，以朗诵或合唱的形式来推动全剧
的高潮，必然可以为《沦陷》添增更大的艺术价值。参与本次演出的演员们确
实功底不凡，于演技、情绪、语言各方面皆有可圈可点的表现，但由于导演意
欲挥洒的表演区域过于辽阔，并且为了配合庞然大物的舞美道具以及吻合“体
验派”的表演风格，乃经常造成演员们在变换地位时略显仓促与琐碎。除此之
外，妥善运用声光化电的搭配以进行转场，亦为本剧的一大亮点，尤其是音响
效果所烘托出来的大时代感，确实给予观众无限的遐想与感慨。然而，戏剧终
究是一种“发自于衷、行之于外”的艺术，如果过度依赖外部的舞台元素来推
陈剧情，难免就会产生本末倒置、夺朱乱雅的现象，在本剧演出的过程中，即
曾出现多处背景音乐压过舞台话语的现象，煞为可惜！ 
尽管舞台的风格并未完全跳脱现实主义戏剧的框架，但《沦陷》所散发出
来的艺术性依然值得我们称道。《沦陷》中最使观众难以忘怀的一幕，应该是
导演在剧终之前所安排的“回眸一眼”，通过舞台演员们蓦然回首的哀怨眼
神，戏剧将历史事件中受难者的苦难与现实衔接在一起，让我们身临其境的感
受 69 年前的国耻与家恨。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眼不仅发挥出画龙点睛的效
果，亦为本剧的幽幽意境写下了深沉的注脚，更足以让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寝
食难安。除此之外，导演在处理小女孩史妤香的部分，刻意安排她寂然无声的
走过大屠杀的现场，在尸横遍野、血迹百里的景象之中，她就像一只飞过的小
白鸽，超然独立于世间的疾苦与悲惨，更形衬托出滿目瘡痍的肃杀凄凉。在日
本兵强迫征调良家妇女充任慰安妇的场景中，导演再度使用这一种抽象舞台的
艺术概念，利用强烈的对比来反衬、呼应戏剧中的冲突与矛盾，堪称神来之
笔。当剧终谢幕时，几位饰演反派的演员并未停止表演，仍然延续扮演着剧中
的角色，这项创意十分值得我们喝彩。虽然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舞台动作，
却能够真实呼应国际社会中的诡诈奸险，它意味着日本人自始至终并未忏悔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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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滔天罪行，更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出当前日本民族的侵略本质。《沦陷》所
给予人们的已经不只是戏剧艺术的审美价值，它更为全体中国人留下许多深沉
的思考。 
 
 
 
